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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一） 
孙宝瑄于戏曲中，最喜看京剧，尤其喜爱看老生戏，其着眼点
主要在“忠孝感人”。1893 年 12 月 25 日（十一月十八日），年仅
二十岁的孙宝瑄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余素性好丝竹，虽非知音，而听
之忘倦，最喜徽曲，尤爱其老生，谓其一唱三叹，有激昂慷慨、淋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（第 382 页），《讨鱼税》（即《打渔杀家》，第 386 页），《群
英会》（饰鲁肃，第 395 页），《卖马》（第 408 页），《王佐断
臂》（第 445 页），《寄子》（第 469 页）等。作出较详评论的如











讳，所以称奸雄。” （第 558 页） 
孙菊仙演出的有：《鱼藏剑》（第 347 页），《法门寺》（第
364 页）等。作出较详评论的如 1901 年 10 月 29 日（九月十八
日）：“是夕，出城，观孙菊仙演《蔺相如完璧归赵》，语语皆根
据《史记》，典雅有味。”（第 414 页） 
汪桂芬演出的有：《目莲救母》（第 654 页），《群英会》
（饰鲁肃，第 1069 页）等。 
对于戏曲如何做到“忠孝感人”，孙宝瑄还提出建议。1906 年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耶。”（第 405 页）四年多之后，旧话重提，1906 年 3 月 19 日
（二月＋五日）日记写道：“人视生死，当如昼夜；视富贵贫贱，
当如戏剧。如是其心自坦然，无所欣戚。”（第 833 页）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也？不如是，不足为精神之快乐。”（第 567 页）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（第 1209 页）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二字”，政治家如此，艺术家亦复如此。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1901 年 5 月 18 日（四月一日）日记：“晡，偕张冠霞同车游
园，观打弹，游人甚伙。薄晚，往松柏园闲步。夜宴于金谷香，少
川叔之约也。饮毕，观女优。”（第 340 页） 
1901 年 8 月 29 日（七月十六日）日记：“日中，与郁堂偕至
金谷香，招三郎来共饭。”（第 386 页） 
1901 年 11 月 24 日（十月十四日）日记：“夜，观三郎演《新
安驿》，风姿不减当年。”（第 427 页） 
1901 年 11 月 28 日（十月十八日）日记：“夜，与琴甫观剧于
丹桂，三郎未出台时，余静坐观书。”（第 429 页） 
1901 年 12 月 9 日（十月二十九日）日记：“晡，冠霞过，偕
出街闲步。俄登城堞，望万家烟火，暮色苍然。因北行至大境楼小












也。余自叹何幸享是艳福。”（第 465 页） 
1902 年 2 月 23 日（正月十六日）日记：“晚，观三郎演《卖
榕花》。夜，饮于锦谷春，归时雨沾衣。”（第 474 页） 




1902 年 3 月 1 日（正月二十二日）日记：“余于己亥重阳后一
日，与冠霞合影一图；庚子冬至后二日，与玉蟾阁主人合影一图。





人哉？顾其品汇, 厥有数端：公子裼裘, 佳人修竹, 手玉同色, 智
珠孕胸。琪花照世, 众芳皆歇。桃李成蹊, 不言自馨。此一流也；
清词霏屑, 吹气胜兰, 鸣琴在床, 晴波生指。桓伊三弄, 柳公双锁, 
文楸响答, 时出疏帘。更或写黄筌之折枝, 静女分香；学茂漪之笔
法, 仙娥顾影。此一流也。靡颜腻理, 敷粉凝脂。望若璧人, 宛如










亦郑。此一流也。英姿飒爽, 对酒当歌, 星眸善窥, 风气日上。作
皮里之阳秋, 笑目论之下士。羞同儿女，徒解人颦； 别具肺肝，兼
知援手。又一流也。借吹嘘以生翅, 经盼睐而成饰, 爱则加膝, 口
所偏肥。芙蓉镜下，居然及第；樱桃宴中，推为上宾。传观千佛之
经, 压倒群芳之谱。喜《霓裳》之同奏, 异名纸之生毛。又一流
也。至如柔曼倾意, 寻梁契集, 朅来城北, 偷嫁汝南。灵狸之体,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物。1901 年 12 月 24 日（十一月十四日）日记：“是日买冷金联及
珊瑚笺，欲书以赠张冠霞。冠霞于下月四日完娶，妇崔氏。余赠联
云：月圆碧海闻箫鼓，曲谱西厢引凤凰。盖用君瑞、双文故事
也。”（第 443 页） 
1902 年 1 月 13 日（十二月四日）张冠霞成婚，孙宝瑄送了二














地设，莫非缘也。”（第 466 页） 










之交情，所以始终不渝者，即此意。”（第 523 页） 
由于《忘山庐日记》已经不全，我们无法知道孙宝瑄与张冠霞
是何时何地因为何种原因而分手的，但 1908 年他们还见过一面： 
















1895 年 1 月 5 日（十二月初十）日记：“妹霞裳生日，始著裙
梳髻，年甫十五。庭院奏杂技、弹唱，虽里歌巷曲，亦别有风调，
至夜深乃已。”（第 61 页） 
1903 年 5 月 7 日（四月十一日）日记：“母为余三十寿，乃命
设丝竹于庭，歌讴北曲，其声乌乌，中有所谓大鼓书、太平歌、莲
花落，音节恬荡，颇足怡人。余坐阶下听，至夜深始眠，月西
斜。”（676 页）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少的。1903 年 11 月 7 日（九月十九日）日记：“稼霖二十初度，
演影剧。”（第 808 页）张稼霖是孙宝瑄的妹婿，这次演出的“影
剧”应该是皮影戏吧。  


















彩谲变，观者鼓掌雷动。”（第 151 页） 




愧为雅奏。” （第 469 页） 
以上几次，或看电影，或看外国剧，都是在上海。 
1906 年 1 月 27 日（正月三日）日记：“饭后游厂肆，士女如
云。先在会经堂小坐，俄至土地祠观法国影戏，内有俄日战事及种
种杂剧，于白昼在暗室中息灯而演。”（第 813 页） 
这次看法国电影，是在北京。 
对于外国戏剧的演出效果，孙宝瑄称赏不已，对其成功的各方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旧，惟布缀景物，时有变化，悦人心目。”（第 1263 页） 
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孙宝瑄对留声机、照相机表现出强





















然。” （第 582-583 页）的确，音像资料在戏曲的记录和流传过程
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，在这一点上，孙宝瑄是有先见之明的。 
当然，孙宝瑄对外来事物感觉新鲜，却并不认为外国事事皆









1901 年由杨荫杭（1878—1945）译出后，首先在 5 月 27 日《译书
汇编》第四期、7 月 14 日第五期和 10 月 13 日第八期上连载。
1901 年 8 月就由译书汇编社出版单行本。由《忘山庐日记》知，
孙宝瑄自 1901 年 7 月 11 日（五月二十六日）开始看《物竞论》。
[②] 《忘山庐日记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,第
418 页。以下夹注只注页码。 
[③] 《花部农谭》，《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》第八册，北
京：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年版，第 225 页。  
[④] 《王阳明全集》卷三《传习录下》。 
[⑤] 《人间词话删稿》四九，《蕙风词话·人间词话》，北








[⑥] 《忘山庐日记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）的人名索
引将“三郎”、“三盏灯”、“张冠霞”各作一条，没有指明三者
的互见关系，实际上三者为一人。 
[⑦] 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》，北京：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8 年
版，第 666 页。 
[⑧] 龚鹏程《品花记事：清代文人对优伶的态度》，明清文学
国际学术研讨会(2000.4.27-28，香港)论文。 
 
  
 
